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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版《如皋县志》载，“孙准手，名
鉴英，准手是绰号，又叫准寿，住如皋县
掘港场东街龙王桥，善气功，运气腹若笆
斗，刀砍不进。从不收徒，常言，预学武
术，非性格极淡，不可学，否则伤及他人，
其罪难当”。

笔者祖上和孙家比邻而居，小时候
听爷爷讲他的父亲与孙准手有过交往，
所说的故事应该更加接近事实。笔者曾
祖云程公，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
性格恬淡坚毅，完全符合孙准手的收徒
要求，小时候曾想拜孙为师，但终因孙实
在不想收徒弟而未成，但还是教了我曾
祖父如何“扎马步”和“冲拳”等一些基本
动作。笔者小时候，爷爷已有七十多岁，
比照着他父亲的样子“扎马步”和“冲拳”
给我们看，一招一式还是有板有眼，握拳
的姿势与众不同，是四指包住拇指。爷
爷说过去掘港四周都是草荡，常有强盗
出没，一般的成年男子都会一招半势防
身。真正的近身搏击也就几个招式分胜
负，大战多少回合只是传说。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上海的《小
说时报》第28期就刊登“道咸间，有孙
叟，名卓，绰号隼手……叟鲁人，曾为海
船标客，船遇风，漂流至蠙山……”上面
说孙为清道光咸丰年间的人，笔者认为
是个错误。笔者曾祖幼年学拳大概十岁
许，差不多是1884年左右，这时候已到
光绪年间，孙准手生活的年代应该是道
光至光绪年间。

《小说时报》上说孙大侠的来历，说
他是鲁人，原先是海船镖客，后来漂流到
掘港云云。这里的“鲁人”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山东人，一种是粗鲁的人，笔者还
是倾向于第二种说法。孙家世居掘港东
街，清中后期由江宁句容搬掘港，掘港郊
区解放前还有“句容义冢”。笔者小时候
就听老一辈说，孙准手是掘港本地人，年
少时外出学得一身的好武艺，并在外行
走江湖，帮大户人家看家护院，也曾加入
镖局走镖，中年之后因得罪了绿林人避
祸回到家乡。回家乡以后，住在龙王桥
附近，不久家人先后染病去世。孙大侠
瘦高个子，长方脸，走路双手夹着不摆
臂，估计是怕伤着人，不苟言笑。原先帮
典当看家护院，掘港原有东西两个典当，
从时间上看应该是镇江丹徒、东台人在
东街开的当铺。不久当铺歇业，孙大侠
就在家里开炒货店，据说炒花生、蚕豆时
候不用铲刀，因其会铁砂掌而是用手直
接炒。孙家在龙王桥有四五间房屋，孙
大侠拿来出租，家附近按两口大缸存大
粪卖给四乡八镇的农民。孙大侠有个怪
毛病，一年四季睡在石板上，冬天铺一个
狗皮褥子，冬天不去混堂洗澡，说是怕把
筋骨泡软了。各种地方志都说孙准手终
生未婚，县印协主席、书画家孙德庚先生
是其本家晚辈，他回忆孙准手的孙子解
放前在他家附近孙协泰杂货店烧饭，这
家买卖是本家孙明泰开的，孙老师叫孙
准手孙子“呆太太”（掘港人称呼曾祖父

为太太）。孙家有《如皋孙氏宗谱》存世，
笔者还见过，辈分字排是“国治同明德，
存仁养太和”，据此推测孙准手没有按照
这十个字取名字，可能孙准手在孙家是
老小。另据党史办孙保林先生说，孙大
侠的重孙女原在镇绳网厂上班，至今仍
然健在，生活在掘港。由是可见，孙准手
应该是娶亲有后代的。

过去在掘港街上关于孙准手的传奇
故事很多，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茶馆、
饮食业、街头巷尾还有人讲他的故事，这
些故事大约是民国时期后人附会的。解
放前皋东有很多去上海学徒、做生意，以
至于传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小说时报》
记载了关于孙准手的五个故事。笔者认
为《小说时报》是一本商业期刊，出于商
业目的，故事多极尽渲染之能事，可信度
不是很高。近来网络上不知何时爆出许
多关于孙准手的故事，很多故事的离奇
程度甚至超过民国时期的公案小说。笔
者小时候也听说了孙大侠的一些故事，
典型的中国式口头文学，算不上精彩。

孙准手在外学得一身本事就帮人保
镖。一天护镖路过一个树林，树林里闯
出几个强盗。孙大侠艺高人胆大，上去
劈头一拳把为首的强人打出去几丈远，
半天爬不起来，众强盗见状四散逃跑，孙
准手一战成名，以后走镖就一路顺畅。

某天掘港街上来了个蛇花子，来到
转硚口一家酒店，要了一壶酒，几个菜，
吃完以后也不付账。店里的小相公（伙

计）一把抓住不让走，蛇花子从怀里掏出一
条“地斑蛇”往柜台一丢，顿时吓得众人不
敢动弹。蛇花子洋洋得意，碰巧孙准手路
过，见此情形，上前一步，鞭子一甩正好打
落柜台上的“地斑蛇”，周围的告诉蛇花子
你遇到的是孙准手，蛇花子素知孙大侠的
厉害，头也不回向外逃窜。

孙准手原先在江湖上嫉恶如仇，得罪
了绿林人，避祸家乡，一日仇家寻访到了他
的踪迹，到掘港来寻仇。是时，孙准手正在
店里劈柴用小泥炉烧茶。寻仇人并不认识
孙准手，就问：“孙老板可在？”孙见来人不
善，答曰：“家师不在，访友去了，请稍坐，喝
杯茶。”孙准手即抓过毛竹筒用力一捏，毛
竹筒就碎了。来人见状，心想徒弟功夫尚
且了得，师傅肯定厉害，说声告辞，转身走
了。这是孙准手智退仇家的故事，关于他
的故事中这个流行最广，说明他是有勇有
谋的人物，并不单纯是一介武夫。

小时候爷爷也讲过孙准手确有其人，
故事不一定确实，但武功是真的。其实孙
准手就是清末生活在掘港小镇，一位会武
术的“普通人”。清末的中国积贫积弱，在
国际上遭受欺侮，国人只有在心里塑造自
己的英雄，如黄飞鸿、大刀王五、霍元甲
等，海滨小镇掘港出了位孙准手，后世就
大肆渲染，估计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最
后说说孙准手的死，老一辈人说孙准手大
概死于光绪末年，活了六十岁的样子，由
于会气功久久不能断气，挨了一天多才气
绝身亡的。

旧时南通建筑施工队伍
□王士明

姜颂平：一名老特工的多面人生
□陶建明

由共产党员蜕变为中统特务
姜颂平（1905～1988），原名姜雅

堂，海门四甲镇人。早年，在南通师范读
书时，与刘瑞龙同班同学，参加由刘瑞龙
发起组织的进步学生团体“晨光社”，在
声援“五卅惨案”，抵制日货的学生游行
队伍中比较活跃。通师毕业后在姐夫袁
础引导下去到三益乡石头镇小学教书，
并以职业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7
年下半年，中共南通县委派俞海清、仇恒
忠、汤尉宗等到东乡开辟工作，姜雅堂所
在学校成为秘密活动点。1930年春由
汤尉宗、姜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随
红十四军一支队在通东开展活动。通东
汤家苴大地主武装与红十四军对抗，袁
础施巧计杀死内奸毕永清。毕父控告，
袁础逃至上海，1931年姜雅堂亦离开家
乡去上海，在龙华孤儿院当教师，因揭发
院长贪污等行为被解职。

1933年7月，因南通县委王梦祥叛
变出卖，姜在上海被捕，被押解回南通。
姜母得悉，急忙张罗300块银圆，买通法
官，请地方绅士保释。刚出狱，又被南通
特务室王梦祥抓去，勒令姜雅堂办了自
首手续，并改名姜颂平。

1934年8月，南通县特务室成立，
姜颂平任助理特务员。他和汤慰宗一起
被国民党特工组织派往通东，负责集训
当地自首人员。谁知，汤慰宗刚到通东
就遭暗杀。姜颂平连夜逃走，向南通特
工办事处主任李仁甫控告。此事得到江
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的重视，指令江苏
省特务室主任王剑虹亲自到南通督办，
限令南通县县长金宗华缉拿凶手，并命
令派县保安队出动兵力，包围汤家苴。
汤家苴迫于压力，交出凶手。

1935年4月，姜颂平到镇江受训结
束后，被派往海门任特务室特务员。他
上任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处理海门私立
兰陵中学学生袁尚宾与上海地下党的邮
件案。地下党分析了姜颂平的情况，通
过关系向姜发出警告。姜不想堵死自己
的后路，就应付了事，避免了流血事件。

从中统变身为汪伪特务
1939年，姜颂平在南京被汪伪特工

总部“逮捕”。1941年被任命为南京区
镇江站副站长。姜为讨好汪伪，与特工
站长胡静轩在一个月内，把国民党军统
镇（江）、扬（州）分区组织全部破坏，侦破
电台并捕捉区长以下全部人员。他还利

用与日军宪兵交朋友，建立关系，以便在
必要时派用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上饶集中营关
押了一批新四军干部，这年秋天，有40
多人集体逃跑，途经镇江南宝堰时，被日
军警备部队、县保安队巡逻队发现抓
住。姜颂平得到这一情报，认为这是为
自己留条后路的好机会，决定营救他
们。他立即会见伪县长郭志诚，说这批
人对工作很有用处，要引渡到特工站去，
把他们带回特工站时，日本宪兵问干什
么用，姜回答省特工总部要把他们解往
苏州处理。宪兵信以为真，姜派人把他
们“押送”至苏州后，全部释放。

国民党中统在江苏的组织恢复后，
又与姜颂平接上关系，要他在汪伪特营
垒中做中统地下工作，以图既掩护中统
活动，又利用汪伪打击共产党、新四军。
这样，姜以双重身份去嘉兴，担任汪伪江
苏省军区嘉兴办事处副处长，负责江浙
边区6县的“清乡”工作。

1943 年初，日伪准备在苏北“清
乡”，汪伪特工组织南通分区成立，姜颂
平奉命调回南通，任汪伪特工总部副区
长兼南通分区区长（后改为苏北分区区
长）。回到家乡，他利用各种关系拉地方
部队做他的特务武装。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正在通海地
区担任通海自卫团团长的汤景延接上关
系。他了解到汤的一些弱点，就约请汤
赴宴，原打算让他喝个酩酊大醉，探明虚
实，迫其就范。哪知汤如约赴宴，开怀
畅饮，就是不醉。姜只得改变策略，出
其不意地提出要他投降日伪，以求生存
和发展。想不到汤景延竟有求必应，把
部队名册、武器清册爽快地全部交了出
来，于是汤景延被委为苏北分区专员。
姜对收编汤的自卫团如此容易，反而疑
心。汤打入汪特内部后，向姜进一步表
示要为李（士群）省长效劳。姜就带着
汤去苏州见李士群。见到李，汤口若悬
河，深得李的赞赏，当晚设家宴款待。
宴毕，去卧室写了手令给南通地区清乡
专员公署主任张北生，委汤为南通地区
清乡督察大队长。汤上任后，为使日伪
失去戒心，主动破了几个案子，还把张北
生克扣军饷的事也透露给日本宪兵队。
但日军还是不放心，让汤的部队分散驻
防。1943年9月下旬，李士群被日军暗
杀。9月29日，汤宣告反正，回到人民
的怀抱。

从汪伪特务洗刷为中统特工
抗战胜利前夕，姜颂平在汪特政治

部二局任副局长、局长，仍然负责情报工
作。此时，日伪败局已定，他时时提防日
军下毒手。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国民党
中央调查统计局为洗刷姜颂平等汉奸罪
名，在苏州办“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姜
受训一个月，然后去中统局上海特派员
办事处任调查组长，完成从汪伪特务到
中统特工的转变。

1947年4月，随着国民党军队节节
败退，嗅觉灵敏的姜颂平感到身在特工
组织好比在刀尖上跳舞，提心吊胆过日
子太没意思，便通过关系离开特工组织，
去江西省吉安县任国民党县政府秘书。
1948年，姜回到风雨飘摇的南京。

当时，南京国民党军政要员像热锅
上的蚂蚁，忙于携家眷、细软撤退，姜颂
平在南京难以立足，前往上海小住，观察
形势，以求出路。

从中统特工转换为缉拿特务的公安
姜在上海小有名气，先后有共产党

和民革方面的人士找过他，要他认清形
势，及早决定去向。姜回顾15年来走过
的曲折道路，到头来日军、汪伪、国民党
统统把他抛在一边，为何再为他们卖命，

“逃跑不是办法，先探听一下风声再
说”。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凑了一笔
钱，派潘汉年的至交徐汉光去香港找潘
汉年。潘听到徐汉光说：“有几个中统骨
干愿留在大陆。”潘即表示：“欢迎他们弃
暗投明，立功赎罪，共产党的政策既往不
咎。”为保护他们，潘还打电话给江南工
委，要求派人与吴钧鹤（打入中统的地下
党员）联系，做好起义人员的接收工作。
姜还和顾祝同部下两个团长联系上，准
备动员他们率部起义，后因人民解放军
快要渡江，国民党切断沪宁线上的铁路
交通，错失时机。

为迎接上海解放，潘汉年回到上海，
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帆，组建情
报委员会，准备清查国民党残留下来的
军政宪特人员，弃暗投明的姜颂平被吸
收为情报委员，任第二组组长。

解放军进城后，公安局逮捕了一批
残余分子，全市分4个区突击审讯，姜分
在西区活动，查点人员，发现漏网者，立
即逮捕。有些老特工人员一见姜，表示
怀疑。由于有姜等一批熟悉内情的人提

供名单和线索，加上布置周密，清理上海社
会“垃圾”十分顺利，使上海社会及时恢复
稳定。

1950年底，突击任务基本完成，情报
委员会改为公安局情报室，姜任第三组副
组长，开展肃反工作，搜集敌特军政宪材
料，继续清理残余分子。工作告一段落后，
情报室撤销，姜改任外勤谍报组组长，做秘
密安全工作。

从逮捕判刑到平反昭雪
姜颂平在上海在潘汉年、杨帆直接领

导下做公安工作，而且工作很有成效。
1953年2月姜颂平接受组织审查，要他交
代1948年从江西吉安到南京，是受国民党
指派，有何使命，他如实检讨，但不能使审
查满意，后押送北京，由公安部副部长谢富
治直接进行谈话，还是没有眉目。1955
年，最高人民法院以汪伪特务罪判他有期
徒刑15年，送沈阳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的1967年，公安部派
人去沈阳把姜颂平押回北京，关在看守所
里，4年后才提审，造反派说快要刑满了，
有个问题政府要他帮助尽快弄清楚，随后，
造反派把一份编好的口供笔录放在他面
前。他一看，主要是揭发杨帆是叛徒、内
奸，要他签字，姜表示这不是他的口供，他
不能签字。造反派骂他顽固，延长刑期，有
病不给治，严加看管，1975年10月才得以
释放。分配到沈阳市区级机关任职员，后
来按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的政策调
到某电表厂当工人。1978年4月退休，回
到海门，其户口迁到启东县合丰乡忠英村
他外甥袁立青处落户。

1984年，潘、杨案件平反，他去华东医
院看望老领导，杨帆才说原是康生迫害潘
汉年、杨帆，牵连一大批起义人员。杨帆鼓
励姜颂平申诉。他想自己已是大半生入土
的人了，弄不好落个翻案的罪名，再折腾不
起。但杨帆告诉他中央政策实事求是，他
才逐渐消除顾虑，写了申诉材料。想不到，
公安部很快派人专程到上海，找姜谈话。
同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专案组复查，查清
后行文宣布姜颂平无罪。上海市公安局恢
复他干部待遇，让他又穿上公安服装，重新
定级，办理离休手续。

这样，他以一个老公安的身份，在偏僻
的乡间度过了几年，空余时间写写文史材
料，把江苏地区的国民党中统特务系统史
料加以整理，向相关部门提供。1988年姜
颂平在启东因病去世，终年83岁。

木楼忆贤达
□苇航

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红十四军，因被捕加入中统；抗战中参加汪伪特务，后又被中统吸收，成为“双料”特工；抗战胜利后，他又经洗刷，仍为中统特工；临解放时他
弃暗投明，成为缉拿中统等特务的公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因汪伪特务罪，被判刑15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重新穿上公安制服。

如皋市人民医院西南隅，坐落着一座精美的小木楼。楼中设有院
史馆，展示着沙元炳、黄季平的照片。谈及小木楼的前世今生，绕不开
这两位如皋贤达。

《如皋卫生志（1384—1990）》（第51页）等书记述：1921年，由邑
绅沙元炳（健庵）发起创办如皋县公立医院，是年4月建成开诊，沙任院
长。院址沙家河塘，有平房13间，设有病床。

沙家河塘是沙元炳祖宅，位于如皋内城河西北角望月桥附近。早
前，上海发生疫情。留日医师黄季平时在南通，书函告知沙翁，及早防
范。沙翁素工中医，但兼容并包，同时采取西医措施，如皋得以安然无
恙。经此一事，沙元炳情愿让出祖宅13间，创办了如皋第一家公立医
院，即今如皋市人民医院。沙翁时任院长，黄季平已回家乡，实际负责
如皋公立医院的运行工作。1927年初，沙翁经多位名医医治无效，患
病离世。在他病重期间，仍为公立医院操劳。

1926年11月13日《时报》刊出《公立医院募捐建筑》：如皋公立医
院，成立五载，成绩尚著。惟院舍因陋就简，设备未周，困难叠见，如内
症之疗养房、外症之手术室，均付阙如。该院院长沙元炳，有鉴于此，拟
募捐购地建筑。昨已发出通启，着手进行。

1926年11月29日《时报》又刊出《公立医院添筑房屋》：如皋公立
医院，前以院舍不敷应用，拟购地添筑，所需经费，除自行募捐外，并呈
请县公署借拨。前督军齐燮元提借20000余元之息款，业经县署提交
县参事会代议通过。闻该院已购定西门内观音堂对河沙某业田九亩，
价银3500元，现正绘具图样，以便招工承造。

幸运的是，沙翁在世时，公立医院新院区建设费用问题得到妥善解
决。由此，公立医院规模得到扩大。1927年，黄季平继任院长，秉承沙
翁遗愿，全心经营医院，造福乡梓。约两年后，如皋公立医院又传来好
消息。一位英文熟练的驻如通讯员，撰写一篇外文报道，抢先刊于
1929年1月29日《上海时报》（英文报纸）第13版。报道名为《如皋公
立新院准备就绪——江苏乡镇治疗病人的大型机构》。此文颇具文献
价值，笔者试译如下：如皋公立新院建筑工程，业已竣工。入住十年（笔
者注，应为八年）的老医院将搬入宽敞明亮的新医院。乔迁工作将从1
月30日开始，不久后还将举行新医院开幕典礼。新医院的建造与维护
经费，完全取自知县掌控的地方基金。不过日本医学学校毕业的黄季
平医师，积极参与监督，他对于医院获取基金起到重要作用。最初预
算，建立新医院需要花费大约10000元用于建筑与设备。

这篇外文报道，有两处价值：如实肯定黄季平医师对于新医院的历
史贡献，以及新医院投入之大，在江苏县乡医院中名列前茅。事实上，
实际投入还要大于报道所述。随后的中文报道，就有体现。1929年3
月5日《时报》刊出《公立医院新屋落成》：去年春间，本县公立医院院长
黄季平，以原有院屋，不敷应用，乃决定购地建筑。一面从事募捐，就南
门城内益人桥南，购地建筑新式病房。历数月之久，现已落成。全院房
屋，四十余间，构造精美，设备完善。统计建筑费及设备费约20000
元。除由地方补助3000元，及省款补助4800余元外，余均从□募而
来。该院于二十七日举行落成典礼。

《如皋卫生志（1384—1990）》也述及，县公立医院迁入益人桥南新
医院，那里建有二层楼房一幢，共有43间，设内科、外科、儿科、皮肤科、
五官科、待诊室、手术室、化验室、调剂室、诊察室、人工太阳灯治疗室，
病房分为一、二、三等，病床30张。这栋二层楼房就是如皋医护人员熟
知的小木楼。

约在2013年，因为城市改造，又经多方人士呼吁，小木楼（部分砖
瓦材料得以保存）计划移建至如皋市人民医院。2014年12月，小木楼
移建完毕。小木楼如今仍为两层，第一层计有房间12间，面积为340
平方米，第二层又有房间13间，面积310平方米。此楼为红色木窗、木
门、木柱结构，故名为小木楼。一楼为如皋市人民医院院史馆，内有沙
翁的雕像和黄季平的照片。守护小木楼、兴建院史馆，正是后人悼念沙
元炳、黄季平两位先贤的最佳方式。

1934年石港曾举办
农副产品展览会

□嘉玺

南通先民建筑之始为“推泥堆土、积
薪为庐”。从“人”字茅棚演变为“滚地
龙”“环筒舍”，再发展为“扑屋”“草屋”，
城镇居民则为“一进几堂”的民居。民国
以前，南通建筑由民间泥瓦木作的能工
巧匠从事该业。

近代南通建筑工人大体有这样三
种：在农村的，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
能进行简单的房屋修建和以建造农村房
屋为主，兼做农具、家具的工人。在城镇
专门从事建筑的手工业工人，按工种形
成专门行业——“作”，这类工人能兼作

简单的设计，施工技术仍沿用旧的方
式。瓦工奉张班为祖师，木工以鲁班为
祖师。在上海施工的专业技术工人和小
工。技术工人分工细致，技术水平较
高，海门县的钢筋工早在上世纪30年
代就享誉上海滩；小工则分担技术性较
低的运输、辅助劳动。南通建筑工人多
数是层层师徒关系，地域乡谊和亲属观
念很深。

清末民初的施工机构，主要集中在
各种专业性的“作”。辛亥革命以后，营
造厂逐步发展。1917—1923年间，早先

应张謇招募从上海来南通做工的浙江人
夏财生、余阿茂、陈贤根相继兴办夏财
记、余茂记、陈新记营造厂，人称“宁波帮
（客帮）”。而南通帮（本帮）则有祥新建
筑公司和祥泰建筑公司。这些营造厂或
建筑公司规模都不大，有的厂只有工程
员1人、营业员1人、事务员1人；资本也
不多，通过投标承揽工程、房屋、道路、桥
梁、涵闸、江堤、坟墓，无所不包。抗日战
争时期，祥泰、祥新等建筑公司闭歇。抗
战胜利后，城乡装修店面和新建、修建、
拆卸房屋者日益增多，营造厂也随之增

加。见于县政府营造业登记簿、各种公文
及报勘书的营造厂14家，水木作25家，大
小包工头138个。这些营造厂多在本地承
包工程，也有到海安、东台、湖南长沙等地
承包工程。

1944年，南通县营造业同业公会成
立，一年后即告解散。1947年前后，成立
水泥石作业职业工会的组织。

新中国成立初期，市区建筑力量有营
造厂、水木作（包工头）与旧政府机关、产业
部门留下的技术人员和分布于城区、港闸
及近郊各乡村的建筑工人，共3000名。

拳师孙准手
□赵一锋

孙准手的民间传说颇多，有的近乎传奇公案小说，民国五年上海的《小说时报》第28期就刊登了孙准手其人其事，可见民国年间流传之广。说来笔者家族和孙准手
有些渊源，小时候听爷爷、伯伯叔叔们讲起过孙准手的掌故。

本版曾刊发一篇关于1935年石港举办集体婚礼情况的文章，而在
举办集体婚礼的上一年，石港民众教育馆还举办了一次农副产品展览
会，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前卫时尚的事情。

90年前举办农副产品展览会可没有现在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时没
有钢结构、铝结构柜架，没有塑料用具，农副产品的摆放就是一个很费
脑筋的事儿。石港民众教育馆人员在王逸南主任的带领下，土法上马，
用竹竿和树木支起架子，架子上放着一个又一个竹匾，竹匾里放着玉
米、稻子、大豆、豌豆、小麦、大麦、元麦、棉花种子、花生、红薯、马铃薯、
大蒜、葱、辣椒、茄子、各类瓜果，还有各种树木、家畜、家禽的图片贴在
墙壁上。

展览会办起来了，吸引了方圆十多里的农民前来参观，使之扩大了
眼界，受到了启示。展览会展出的美国小麦种子，比本地的小麦种子
大，分给农民种植，农民称之为“洋小麦”。“洋小麦”的产量比本地的老
种子产量高，但这种小麦用人工脱粒（当时无机械脱粒）很困难，且麦秸
粗，盖草屋不细紧，以致很难扩展。展览会展出的美国“岱字棉”种子，
有农民试种。农民认为，这种棉花产量高、出售收入多，但由于当时石
港一带农民只种少量棉花用于家庭纺纱织布，因而种植受习俗限制未
能发展。

展览会遭到一些保守势力的抵制与嘲讽。过去石港一带农民养殖
的生猪多为如皋的“东串猪”。东串猪，性情温和，周身黑毛，肉质较好，
是制作“火腿”的好原料，但“东串猪”生长期长，饲养成本较大。展览会
展出了英国“盘克夏”（今译成“约克夏”）公猪图片，介绍这种公猪与本
地猪杂交后可培育出的新猪种带来的优势。有农村私塾先生看到这种
展览图片后不接受，称用的历书都是夏朝传下来的。如今来了个什么

“盘克夏”，竟敢来“盘”剥我们、“克”服我们，把它倒进河里淹死吧，免生
后患。农村当时的闭塞保守，于此可见一斑。也可以想象当时石港举
办一个农副产品展览会要费多少艰难。今天，我们对先人在传播现代
农业科技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应当表示敬意。


